
住在巨鹿路的贺友直先生

“南西看上海”栏目的老朋友章正元发表了新书《行旅拾萃》。该书在多方面展
示章正元从军人到机关干部再到文人的人生转变之余， 还记录了不少静安的历
史。 本栏目将定期更新这些静安故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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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 章正元

我和贺友直先生同住在静安区巨鹿
路上，仅隔一条襄阳北路，他家在路东，我
家在路西，两人经常会遇见。 近日，我在翻
阅贺老连环画时，与他多次交往的情景宛
在眼前，心里很不平静。 其中，印象最深的
是近几年来我俩三次碰见的情景。

2013 年 5 月的一天清晨， 我去买大
饼油条， 刚出弄口就与贺老不期而遇，他
拎着两副大饼油条袋往回走。 我先打招
呼：“贺老，侬早！ ”他定神看我一眼回答：
“你也早呀！ ”我说也去买大饼油条，他就
打开话匣子了，说他老两口每天早上不是
馒头包子，就是面包饼干，吃厌了，想吃大
饼油条换换口味。 不过，吃油条有点怕，不
能常吃的。 接着，他低声对我说：“侬阿晓
得，我今年 92虚岁了，贱格，贱格！ ”我开
始一惊， 但立即反应过来对他说：“不是
‘贱’，是你贺老的福气，你身体蛮好，会
长命百岁的！ ”我接着说：“贺老你健康长
寿，我们就可以经常看到你的新作品了！”
他摇摇头，还连说两声：“贱格！贱格！”他
不忘提醒：“你去买大饼油条吧！ ”说完摆
摆手，朝着他家方向迈步了。

贺老是一位丰产画家，一生共绘制连环
画、风俗画、插图等 90余部，作品近万张。 他
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曾创作出精品杰作，塑造
的人物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记忆”。 他
先后获得“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上海

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2005年 3
月 19日，我有幸得到由程乃珊撰文、贺友直
插图合作出版的《上海 FASHION》的一本
新书和一枚“珠联璧合，文画妙配”的首发
纪念的首日封， 都留下他俩亲笔签名的墨
迹，成为我的珍藏品之一。

贺老平时有散步的习惯。 只要天气
好， 每天下午 3 点到 4 点钟都要上街遛
遛，南有淮海路，北有南京路。 他常走的一
条路线是从巨鹿路出发， 在襄阳北路、长
乐路、新乐路一带转转，后来延伸至淮海
路近南昌路的邮政局，然后穿越襄阳北路
折返，约用一个小时。 我多次遇见他，印象
最深的是他出门散步也很注重仪表，头戴
鸭舌帽，上身中式对襟布衫，皮鞋锃亮，十
分庄重、秀逸。

他一路走走停停，走走看看，显得十
分悠闲、轻松。 记得 2014 年秋日一天中
午下过阵雨，下午雨过天晴，约在 3 点 10
分，我与贺老在襄阳北路、长乐路口迎面
相遇， 见他右手抱着一把木质长柄布伞，
比常规雨伞长约 20 公分，显得厚重得多，
估计把伞打开，三个人也可挡雨了。

我见此状， 便问贺老怎么不带小折
伞？再指着天空，太阳出来了，不用带伞。贺
老告诉我，他年轻时还用过油纸、油布伞，
现在很喜欢这把长柄“古董”黑布伞。他还
说：“刚才一阵雨蛮大的， 你是知道的，现
在的季节是‘天有不测风云’呀！ ”果然如
此，后来又下过一阵雨，我看看手表，快到

5点钟了，此时贺老也早已回到家里了吧。
贺老的散步既为养生，也是“踏勘”

下生活，散步路上的所见所闻，常常会收
入在他的画作里面。 他多次讲过，几乎每
个任务都要下生活，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习惯了就自然了。 因此他扁担一上肩、锄
头一上手，农民就夸他“内行”！ 他为画
《山乡巨变》， 就两次到湖南益阳农村体
验生活，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
动。 他自信地说：“很多事我看在眼里，慢
慢地就懂得它的道理，也就是它的内在的
东西，我画画比别人厉害，就在这里！ ”

2012年 3月， 贺友直先生九十高龄，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 “率真贺友
直·经典老上海展”。 我和老伴怀着浓厚
的兴趣和崇敬的心情去参观了展览。走进
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略带俏皮的
贺老木雕像，鲜亮的额头、夸张的老花眼
镜、大大的鼻子，不免大喜。更使我俩惊喜
的是贺老和谢师母也在场，而且贺老正在
当义务讲解员，便随同“贺迷”们一起聆
听。 贺老乐呵呵的调侃时时引起哄堂大
笑。 贺老运用纯熟精彩的线条，描绘出的
老上海风情人物，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贺
老的白描功夫，天下一绝，个个啧啧称赞！

巨鹿路上“一室四厅”的家，也被 1:1
地“搬”来展厅。所谓“一室四厅”，就是一
间房子里，画画、迎宾、饮食、起居都在这
里。贺老在不到 30平米的家，一住就是 50
多年。曾有画界朋友劝他多卖些手稿，换间

宽敞点的房子。 可他不想搬，他说：“我觉
得住这种地方人情味浓，我在画画，他们婆
婆妈妈在灶披间（厨房）里烧小菜，声音哗
哗上来，我都听得见。 这是种乐趣！ ”他还
说：“我们弄堂里大家关系很好，每年我过
生日，会给隔壁邻居、楼上楼下，送排骨面。
人少的送两碗，人多的送三碗。 ”我俩就在
这个展厅的家，拜访了贺老和谢师母。

在简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贺老每天
必做两件事———绘画和喝酒。 我关心的是
每天喝多少黄酒？ 贺老说每天一瓶喝两
次，中午 11 点半、晚上 6 点钟左右，几十
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老酒，绝对是贺老艺
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

2016 年元旦节后的一天中午 11 点
半左右，我从超市回家快到巨鹿路时，远远
见到贺老身穿呢大衣，头戴鸭舌帽，围着长
条格子围巾，和另外三位与他年龄相仿的
老朋友穿过襄阳北路沿巨鹿路朝西走，到
了原市文化局大门口停下，只见贺老手指
马路对面的四明邨弄堂说着什么，然后转
身继续往西走，猜测他们去聚餐了。这时的
我只能停住脚步，不能上去打招呼，万万没
想到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贺老的身影。

贺老进入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年
年有新作品。2016年春节期间发表在《新
民晚报·夜光杯上》的“谢年”“串马灯”
“正月十四上灯节”三幅贺老《画说家乡
年俗》最新作品，成了贺老的绝笔画作。

（内容摘自《行旅拾萃》）


